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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的基本概念

20世纪 40年代，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和历史地理学家
侯仁之先生先后从城市规划、空间形态的角度提出了北京
城市中轴线的概念，并描述了位于这一城市中轴线上的建
筑对北京城市形态形成过程和空间布局的决定性影响。作
为世界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定义是在梁思成、侯仁之两位先
生关于北京城市历史中轴线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下，北京中轴线具有建筑群和城市
历史景观的属性。它由位于北京老城中心轴线上，自北向南
排列的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
桥、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南部道路遗存、
永定门，以及紧邻中心轴线并于东西两侧对称排列的太庙、
社稷坛、天坛、先农坛共同构成，是具有整体性、规模宏大的
建筑群。它涵盖了自 13世纪“大都”城始建以来最重要的具
有国家性质的建筑，并始终决定着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城
市形态。

北京中轴线展现了基于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理想的都
城秩序”。

北京中轴线贯穿北京老城南北，长度 7.8公里，遗产区
占地面积589公顷，遗产区周边根据保护世界遗产的要求划
定的缓冲区为4542公顷，涵盖了北京老城的大部分区域。遗
产区和缓冲区的保护措施和保护要求，反映了近年来北京
老城保护的相关成果。

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演变

北京中轴线形成的过程可以分为“创建”“成型”“丰富”
“发展”和“传承”等几个阶段。

北京中轴线的初创始于 1267年大都城的营建，采用了
先确定都城的中心点，筑中心台，再定城市轴线方向，城墙
的四至范围，布局都城重要建筑的位置，用街道划分城市用
地，最终完成全城建设的具有创新性的营建方式。大都城在
布局重要建筑的位置时，采用了被作为国家制度经典的《周
礼》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核心建筑群布局的规定。
元初对北京水系的疏浚整理，更使连接大都与南方地区的大
运河与位于城市中的积水潭相连，使得位于皇城以北的“后
市”更为繁荣，并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建造的万宁桥不仅见
证了元代北京中轴线的空间位置，成为这一时期北京中轴线
的物质见证，并至今仍保持着交通功能。

1420 年，明代皇帝朱棣完成了北京宫室和城市重要建
筑的营建，并迁都北京。作为新的明代都城，北京中轴线依
然遵循了《周礼》“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制，并将城市
管理建筑——钟鼓楼，皇家园囿、宫廷——景山、故宫，国家
坛庙——太庙、社稷坛之间的空间关系布局处理得更为严
整。同时，又在城外南郊的北京中轴线道路延长线东西两侧
建造了天地坛（后改为天坛）和山川坛（后改为先农坛），以遵
循南郊祭祀的传统。朱棣将这一都城形态描绘为“仿古制，循
舆情……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
弘规”，阐明了这一城市形态具有的正统性和理想色彩。1420
年时的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不仅已形成了自身庄严、宏大的空
间形态，同时也影响了整个都城对称形态的完善，呈现出整
体的以中为尊，左右对称、平衡的都城空间。

1553年，明代完成了位于北京城南部的外城的建设。外
城正南门永定门与内城正南门正阳门遥相对应，两门之间由
原南郊祭祀的大道笔直相连，天地坛和山川坛紧邻永定门，
对称布局在东西两侧。永定门和南部外城的建成标志着北京
中轴线建筑群整体规模和形态的成型。

17世纪初，清代定都北京，全面继承、沿用了北京中轴线
建筑群。18世纪中叶清乾隆皇帝在景山山脊上增建五亭、在
景山南侧中轴线上建绮望楼、调整景山北侧寿皇殿建筑群的
位置，使北京中轴线的景观形态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1912年，清皇室退位，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朝
时代。北京中轴线上原有的皇家禁地改造为博物馆、公园，向
市民开放。北京中轴线进入公众化的进程当中。由于功能的
变化，一些服务于市民的设施也出现在北京中轴线上。为改
善城市交通，天安门前原封闭的宫廷广场被打开，打通了东
西向的城市道路，原宫廷广场则被改造成城市公共空间。

1958年，具有国家纪念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
场的中轴线上落成，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
馆与人民大会堂被对称布局在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天
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分别与北侧原祭祀祖先的太庙和具国家祭
祀特征的社稷坛隔长安街相对应。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
毛主席纪念堂于1977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天安门广场中
轴线上建成，最终形成了今天北京中轴线的建筑和空间形态。

2004年至2005年，为保护北京老城原有空间格局，在社会
各界和专家学者的强烈要求下，1957年因交通改造而被拆除
的永定门城楼得以重建。它标志了北京中轴线南端点的位置。

北京中轴线是延续至今的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见证

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的核心区域，将明清皇家宫苑
建筑、皇家祭祀建筑、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
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城市管理设施有机联系起来，为北京

老城延续至今、丰富而多样的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见证。北
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及近现代逾7个世纪城市的历史演进
而延续至今，轴线之上与两侧汇集各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建筑
与城市空间。多元化的空间组织不仅为延续至今的国家礼仪
文化，也为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见证。自
肇建迄今，北京中轴线持续地对北京城市发展发挥着巨大的
影响力，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

以中为尊，择中立国，向明而治，公正和谐等传统文化精
神和观念都在北京中轴线中得到了完整和清晰的表达。北京
中轴线中各组建筑的位置、功能、意涵，以及与城市中各相关
建筑功能、名称、空间位置之间的关系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中对于秩序的追求。无论是北京中轴线整体布局的面朝后
市、左祖右社，建筑群内部的文华、武英，还是城门布局中的
崇文、宣武，无一不反映了对构建这样的秩序的追求。对于国
家礼仪而言，每个参与者的位置、行动轨迹和时间，承载相关
礼仪活动的空间尺度，建筑色彩与装饰都被严格地限定；普
通人的生活秩序则由钟鼓楼对时间的控制而得到管理。这种
秩序不仅是都城物质和空间形态的物质存在，更反映了传统
文化精神、世界观和哲学观念。

北京中轴线始于大都城对《周礼》中都城形态的实践。《周
礼》描述的都城形态源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周代初年的城市制
度。北京中轴线上各个时代的历史遗存反映的元代大都城的中
轴线建筑群建设实践、明代北京中轴线的重构与扩展，清代的丰
富和强化，以及当代对天安门广场所具有的国家礼仪性质的强
调，北京中轴线概念对北京当代城市规划的影响都清晰地证明
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北京中轴线经历了元、明、清三个由不同
民族构建的王朝，并得以不断地传承和完善，体现了中华文明统
一性的特质，见证了多元一体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

作为贯穿北京老城南北的巨型尺度建筑群，北京中轴线
承载了北京从古至今各个社会阶层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反
映了中国古今社会生活的多元性；而北京中轴线中与信仰相
关的建筑及其历史功能，见证了儒、释、道、萨满，以及各种与
农业相关的自然神信仰的并存，见证了中华文明博大的包容
性、和平性。

北京中轴线见证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礼乐交融的文化特
质。这种礼乐交融不仅反映在北京中轴线上的礼仪秩序和其
承载的多样化生活场景，更在于它们与传统信仰、国家礼仪
的密切联系。北京中轴线上的各种声音，如更鼓铃柝、景钟鸣
响、中和韶乐以及各种祭祀的乐舞、帝王出行的仪仗，构成了
礼乐交融的独特氛围。乾隆皇帝曾描述钟鼓楼的声音是“声
与政通，硕大庞洪……亿万斯年，扬我仁风。”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各个时代
历史遗存所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的物质特征，以及在北京中轴
线建筑群中延续的礼仪传统，都有力地见证了中华文明具有
的延续性和生命力。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
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

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是都城营建中塑造城市形态的核

心建筑群。北京中轴线以独具匠心的选址，整体展现《考
工记》所载传统都城理想范式的规划格局，富于层次、秩
序而又蕴含对比、变化的建筑形式，紧密联系的视觉景
观，成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
例，亦成为东亚地区现存规模最为宏大且保存最为完好的
传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其均衡对称的规划格局与建筑美
学突出展现了13世纪至今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于礼仪和秩
序的表达。

中国古代都城经历了从象天法地到遵循《周礼》都城
制度的发展过程。从公元 3世纪初的邺北城开始形成由帝
王的大朝殿、都城主要城门及连接大朝殿和城门的城市主
要干道的都城轴线，以及主干道两侧对称布局的城市街坊
形态。这一形态在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元代在

《周礼》 都城制度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创新性的营建方
式和城市形态，最终在明代形成了北京中轴线的基本形
态。北京中轴线是中国近两千年都城规划和核心建筑群发
展到最成熟时期的建筑和空间形态，也是保存至今最为完
整的体现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都城建筑群，是具有唯一性
的杰出范例。

作为北京这一延续了7个多世纪的中国都城的核心建筑
群，其选址和营建的过程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大成，
充分考虑其地理位置、与中国大山水格局的关系选址建设。

在北京中轴线的空间关系上，建筑形态与穿过北京
老城的水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由多重高大的建筑
与环抱建筑前开敞空间的水道、河渠共同构成的正向空
间，形成的具有连续性、韵律感的建筑序列与整体空间
形态。

北京中轴线严整的对位关系和均衡、对称的建筑布
局，高大、华丽的建筑群体与周边相对低矮、朴素的城
市环境的对比，都使这一尺度巨大的建筑群在北京老城
中形成了具有统领性的城市景观和鲜明的城市特色。

北京中轴线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北京中轴线是在中国传统都城规划思想统领下经过
7 个多世纪的不断积淀和完善形成的。在这 7 个多世纪
中，北京中轴线始终主导着整个北京老城的布局形态。
它的持续建造、完善的过程，不仅形成了其今天物质形
态的完整性，同样也展现了其在时间延续、历史演变过
程的完整性，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构成北京中轴
线的各遗产构成要素，构成了其物质形态、历史过程和
价值特征的完整性。

从世界遗产保护的角度，北京中轴线 15组遗产构成要
素，589公顷遗产区范围涵盖了所有体现其突出的世界性价
值的建筑、遗址、城市空间。589公顷的遗产区和 4542公
顷的缓冲区，以及体现遗产保护管理要求的《北京中轴线
保护管理规划》《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从法律
层面保证了北京中轴线能够得到可持续的有效保护。

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真实性是指遗产价值信息来源
的真实性。北京中轴线历经7个多世纪的演化而形成，并在

其演化过程中始终决定着北京的城市形态。构成北京中轴
线建筑群的 15个构成要素是这 7个多世纪的历史各个时期
的物质载体，展现了北京中轴线各个时期的观念和形态特
征，不仅构成要素自身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更贡献了北京
中轴线建筑群整体的真实性。

北京中轴线与全球同类文化遗产的比较，
证明了其独特性

北京中轴线规划思想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决定了它
在形态和精神内涵上与其他文明背景下类似城市中心建筑
群的区别。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类似遗产，以柬埔寨吴哥窟、泰
国的阿育塔雅、印度的斋浦尔为代表，在城市形态上存在
着突出轴线布局的局部区域，这些遗产地的轴线部分由于
文化背景的原因，大多以宗教建筑为主体，强调神性的主
导作用。202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印度尼西亚日惹
宇宙中轴线及其历史地标，以中轴线作为遗产申报的主
题，连接山、神庙、海滨，长度约为6公里，表现了当地关
于宇宙和生命的信仰。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与这些遗产地相比较，在文化精神
和物质形态上存在根本性差别，在文化主题、时间区段和
物质形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时间的区段上，斋浦尔和
日惹的宇宙中轴线开始于 18世纪，吴哥窟的时间区段为 9
世纪至15世纪，阿育塔雅的时间段为14世纪至18世纪。

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都城的营建大多源于卫城和大城
的模式。卫城作为城市防御的核心，集中了国家重要的神
庙、宫殿和宝库，其格局突出防御性，仪式性空间尺度有
限。而大城作为民众居住生活的空间其发展过程具有明显
的自生长性，并没有形成主导整个城市形态的核心建筑
群。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在公元前后形成了一些有明显
规划意图的军营式城镇，但由于罗马的政治体制，这些城
镇则以神庙或广场为核心。中世纪是欧洲城市发展的重要
时期，由于宗教和经济对欧洲中世纪城市的重要性，教
堂、市场、市政厅成为这些城市的中心。由于存在多个具
有权势的家族，城市通常并不能形成统一的规划形态。文
艺复兴之后，随着透视学的发展，透视关系逐步被用于城
市景观的设计和城市改造当中。这种形态在17世纪至18世
纪之后的欧洲城市中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但这种形态往
往是基于城市的改造，而并非源于对城市整体的规划，因
此这些轴线的出现往往是多区域及局部性的，其追求的目
标是城市的美化。巴黎及文艺复兴之后的罗马则是这类城
市的代表。

欧洲城市中的轴线追求视觉感受的冲击力，与欧洲具
有轴线特征的城市形态相比较，北京中轴线尽管也有视觉
感受的部分，但其核心更强调秩序的意义。

东亚地区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区域，但这种影响具
有阶段性。日本古代都城更多地受到唐代长安城规划形态
的影响，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期都城中轴线的形态，
如古代日本的平城京 （奈良）、平安京 （京都）。朝鲜半岛
上的汉阳城则更多地受到明代的影响，在建筑内容上类
似，但由于地形环境的差别，汉阳城中并没有形成决定整
个城市形态的南北建筑群，相反由东西向的城市道路将城
市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宫殿及主要的国家祭祀建筑并列布
局在城市北半部。

越南也是在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顺化的
宫殿建筑群建于 19世纪初，也采用了中轴线的布局形态，
但其影响的主要是宫殿的区域，未对整个城市产生控制性
的作用。

与类似遗产对象的比较，证明了北京中轴线在类型、
时空范围和主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北
京中轴线建筑群具有了展现东方文明独特性的意义，具
备了世界遗产的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相对这些比较对
象，北京中轴线以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
突出特性，是延续至今的这一伟大文明的物质结晶和独
特见证。

结论

北京中轴线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在世界遗产的层
面，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东亚地区都城规划形态方
面的空白，实践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城市历史景观
的保护方法，探索了构建城市历史景观这一新的遗产类型
的可能性。社会参与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世界遗产的保护
提供了具有示范性的案例。

对中国而言，北京中轴线向世界呈现了一个能够系统
展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代表性成就和中华民族的古代文
明、现代文明发展历史的宏大遗产项目，融合了古代和现
当代的遗产构成要素，形成了一篇贯通古今的中国故事。
为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辨识，构建系统性阐释表达体系创
造了经验。

对北京而言，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反映
了在中央领导下，北京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取得的巨
大成就，反映了北京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建设。北京
中轴线保护过程中，全社会广泛参与，产生了巨大的溢出
效益，不仅促进了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更促进了北京相关
行业的发展，带动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中轴线的世界遗产价值
吕舟

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核心区域，由古代皇家宫苑建
筑、祭祀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
路遗存等15处遗产构成要素共同构成，是统领整个老城规划
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建筑群始建于13世纪，成型于
16世纪，此后不断完善，历经逾7个世纪的发展而延续至今，
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城市景观，见证了影响中国都
城营建传统两千余年的理想都城秩序。北京中轴线建筑群规
模空前，纵贯老城南北，遗产区和缓冲区面积共5131公顷，覆
盖约三分之二的北京老城，其内居住了约 83.5万居民（统计
时间：2020年12月）。在元明清三代，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承载
着重要的国家礼仪与城市管理功能，时至今日，这里依旧是

举办国家庆典活动的仪式场所，也是公众游览、生活的重要
公共空间。北京中轴线的利益相关者已远远超越了遗产地居
民的概念，涉及全北京乃至全国更广泛意义的公众。诚然，遗
产地的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众的支持与参与，而
如何通过遗产展示与传播策略让更多公众关注遗产，认识其
价值，深度体验遗产的文化魅力；又如何通过遗产管理机制的
构建鼓励公众参与到遗产治理，自主为遗产监督贡献力量？这
可谓是北京中轴线申遗之初保护管理工作面临的关键问题之
一。《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22年）第26条、第27
条特别强调“北京中轴线保护区域内的居民对遗产保护和利
用工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并指出应通过公众参

与实现“遗产保护共治、成果共享”的愿景。以此为目标，经过申
遗七年的努力，在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遗产管理机构、
广大公众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北京中轴线初步建立起较完整
的遗产展示体系，出台多项推动公众参与的措施和活动，并在管
理体系中纳入公众参与机制。这些举措初见成效，在2023年8月
开展的世界遗产专家现场考察评估中获得了认可。

以遗产展示宣传推动公众认知

北京中轴线的突出价值源自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的理

念，源自中华文明礼仪文化传统，及这种理念与传统延续
不断持续的影响。在物质层面，遗产价值展现在整体建筑
群的区域选址、规划格局、建筑艺术美学、承载的历史与当
代功能等方面。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这些抽象的概念，加之
遗产地复杂而类型多样的构成要素，使其很难快速地、形
象地建立对遗产整体的认识，更不必说感受、理解蕴含其
中的文化内涵。而如果公众难以对遗产形成正确的认识，
就更难以谈及深层次的理解和参与了。在北京中轴线申遗
过程中，如何借助遗产展示体系全面地阐释遗产价值，成
为推动公众认知的重要途径。

（下转4版）

遗产共享共治——北京中轴线的遗产展示与公众参与
孙燕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以下简称“北京中轴线”）在今年召开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是自13世纪至21世纪初的15个遗产构成要素组成的遗产整体，向世界展现了中华
文明“气势恢宏、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的文化精神和都城秩序，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统一性、创新
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

北京中轴线是由以故宫、景山、太庙等为代表的古代宫苑、坛庙，以钟鼓楼、正阳门等为代表的城市管理设施，
以万宁桥等为代表的道路遗存，和以天安门广场建筑群为代表的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共同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的
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规划思想源自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的周代城市营建制度，它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哲学观念、
文化精神于数千年历史中，在中国都城规划概念和建筑形态上的表现和持续地对都城规划的影响，展现了中华文
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性。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和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自
13世纪至今中华文明都城的核心建筑群，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独特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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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景山向北眺望北京中轴线北段

““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列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


